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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 ( 一)

———兼谈新冠肺炎全球流行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

张文木

［摘 要］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是清教徒理念与犹太人执念的融合，前者坚决反对世俗国家控制资本，后者

失去故土后视金钱为“祖国”，他们将资本的自由和利益置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之上。因此，美国建国之初就没

有建立起独立的国家财政，它的财政依靠从最初的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转为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这一转变是

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关系的倒置和异化，表现为石油美元取代军工美元，金融资本大规模扩张且主导美国内外

政策。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政府债务不断攀升，以致美国日益异化为由一小撮债权财团控制的“半殖民地”国

家，美国也整体性地转变为高利贷帝国主义。21 世纪初的美国是在国际垄断资本统治下的 “美帝国”，它代表

着资本主义从“最高阶段”转至没落阶段。

［关键词］美帝国 资本主义 犹太人 高利贷帝国主义

列宁说，“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

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①。同样的道理，一个生气勃勃的美国被这般

送入末途，也不是资本家“心肠特别毒辣”，它是美国人建立的这类绝对资本主义 ( 或称 “原教

旨资本主义”) 制度使然。美国人太热爱自由了，以至将自由绝对化，结果由“自由”造成的制

度反成了打倒美国自由的力量: 为自由而挣脱欧洲，为了捍卫和巩固革命得来的自由成果又将自

由绝对化，结果绝对自由及建立于其上的片面信仰又将自由葬送。这样的结局确实需要今天的美

国人乃至新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反思。

这次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将美国问题突出地提了出来，在化解这次世界范围内的疫情大流

行灾难方面，美国的应急体制与中国的比较，真是相形见绌。人们不由得提出 “世界将向何处

去”的问题。目前的世界已从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最高阶段跌入没落阶段，其表现是金融资本

迅速向高利贷资本返祖，军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迅速结合并向法西斯方向逆行。基辛格说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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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列宁全集》第 27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8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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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①。列宁曾将 20 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看作 “资本主义的最

高阶段”②，我们认为，21 世纪初的美国代表着资本主义 “最高阶段”之后的没落阶段。人类曾

有过封建社会的没落阶段，现在我们正经历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本文讨论的正是这个问题，需

要说明的是，本文中的“美国”的概念主要不是指作为民族国家的美国，而是指在国际垄断资

本统治下的“美帝国”③。

一、新冠肺炎疫情，哀鸿遍野，天灾还是人祸?

2020 年世界发生了波及全球并导致上百万人死亡的新冠肺炎疫情，较大规模的疫情传播和

有效的抗疫斗争是从中国武汉开始的。有一些人说是天灾，也有一些人认为是人祸。笔者认为，

此次疫情发生的人为痕迹很明显。这次发生在中国武汉的疫情具有战略性的时间和战略性的地点

合二为一、高度重合的特点，这是只有人为安排才能做到的事情。

武汉居中国长江之中腰。西方海权理论先驱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 ( Alfred Thayer

Mahan) 对中国长江的地缘政治价值十分重视，他从帝国主义的视角把话说得很露骨:

“谁拥有了长江流域这个中华帝国的中心地带，谁就具有了最可观的政治权威。出于这

些原因，外部海上国家应积极、有效地对长江流域施加影响，而中国由此得到的益处也会被

更广泛地、均衡地扩散到全国。在长江流域丢下一颗种子，它会结出一百倍的果实，在其他

地区也有三十倍的收获。”④

笔者注意到，2020 年初发生在中国武汉的新冠肺炎疫情具有战略性的时间和战略性的地点

高度吻合的特征。战略性的时间是中国春节，战略性的地点是号称中国 “九省通衢”的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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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 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n1 /2020 /0405 /c1002 － 31662365. html。

“帝国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到 1898—1914 年间先在欧美然后在亚洲最终形成了。” 《列宁全集》第 27 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23 页。

中美之间的矛盾的本质是中国与“美帝国”之间的矛盾。美国人民面临的真正敌人不是白宫，而是“美帝国”。

毛泽东始终是这样区分的。1961 年 8 月 18、19 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见巴西友人，谈到美国时说: “我说的美国人，指的是美国

政府、垄断资本，不是讲美国人民，美国垄断资本不仅对中国人民不友好，对世界各国人民也是不友好的。它不仅压迫社会主

义国家，也压迫民族主义国家或争取民族独立的人民。”在谈到中国和巴西的关系时，毛泽东说: “现在障碍只有美帝国主义。”

在谈到巴西发展时，毛泽东说: “为什么北美能有一个美国，南美就不能有一个‘美国’，我讲的不是帝国主义，是讲经济、文

化上强大的巴西。”1965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 “我们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只是限于反对帝国主义分子，一定

要把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同美国人民划分清楚。现在美国人民起来反对他们的政府的侵略政策，我们表示高兴，表示欢迎。”

1966 年 8 月 21 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友人时说: “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对头。我们对美国的了解也是逐步的，就像你们了解

英国一样。”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 ( 1949—1976 ) 》第 5 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9、

543、615 页。

〔美〕马汉: 《海权论》，萧伟中、梅然译，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 年，第 277—278 页。



美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没落阶段 ( 一)

( 以及随后的北京) 。将这两个特点合在一起除了人为因素，被自然因素偶撞的概率几乎为零。

其战略指向非常明显，这就是用生物战瓦解中国，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无独有偶，2019 年 9

月 9 日，华尔街大佬乔治·索罗斯 ( George Soros) 在 《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文章很短，但

话很重。索罗斯在全文结尾时说: “我相信: 北京正在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如果任其扩展，在

中国乃至全球都可能敲响开放社会的丧钟。专断者们将渴望购买中国企业的专有技术，使得它们

在政治和金融上依赖中国，并使得北京政治控制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扩展。”为此，他说:

作为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创始人，对打败当下中国的兴趣，“超出了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兴趣”①。

公历的 8、9 月间是犹太历的 6 月，是犹太教以禄月 ( Elul) ，出自 《圣经·旧约》“以禄月

二十五日，城墙修完了，共修了五十二天”一句，这个月被犹太人视为收获的季节。《圣经·旧

约》叮嘱“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以禄月也意味着万物已近结局②。

接下来就是提斯利月 ( Tishrei) ，是犹太人新的一年开始。索罗斯选择 9 月 9 日发表这篇文章，

显然有“万物已近结局”的暗示。

2019 年 12 月 30 日，湖北省武汉市疾控中心监测发现不明原因肺炎病例。武汉市卫生健康

委员会 ( 以下简称武汉卫健委) 向辖区医疗机构发布 《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

通知》。12 月 31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凌晨作出安排部署，派出工作组、专家组赶赴武汉市，

指导做好疫情处置工作，开展现场调查。武汉卫健委在官方网站发布 《关于当前我市肺炎疫情

的情况通报》，宣布发现 27 例病例。随后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大规模发生并向全国辐射传播。

就在索罗斯发表那篇文章的前两个月，位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于 2019 年

7 月关闭，随后世界就陷入灾难。

2019 年 8 月，一场大规模的“流感”造成 ( 美国) 10000 多人死亡; 10 月，美国在中央情

报局副局长的参与下组织了 “事件 201” ( Event 201) 全球流行病演习③; 10 月 18 日至 27 日第

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中国武汉举行。就在快要参加比赛的时候，来自美国的五个参赛选手病

了，“患的都是疟疾”。但其症状与疟疾不同而和新冠肺炎很相似: 发热，咳嗽，呼吸不顺畅。

当时美国参加比赛的团队，就住在武汉海鲜市场附近的宾馆里。11 月，中国发现不明原因肺炎。

2020 年 2 月，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发生，截至 2021 年 3 月 21 日，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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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李焕宇: 《索罗斯称对打败中国的兴趣，胜过关心美国家利益》，https: / /www. guancha. cn / internation /2019_ 09_

11_ 517417. shtml。

参见谢金良、卢关泉主编: 《圣经典故辞典》，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226 页。

据 2020年 3月 20日《纽约时报》记者大卫·桑格 ( David E. Sanger) 发表独家报道称，2019年美国官方与学界分别组织

了两场关于大规模流行病的推演，一场是由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 ( HHS) 在 2019 年 1—8 月间进行的“赤色传染病·2019”推

演，一场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联合世界经济论坛及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在纽约

市共同主办的针对大规模流行病的“事件 201”桌面推演。两次推演都以由外国输入病例在美国本土造成大规模传播为模拟情景。

推演中想定的一个场景: 一名从中国返回的游客从芝加哥开始在全美境内传播呼吸道病毒;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该病毒感染

了 1. 1亿美国人，其中超过 50万人因病死亡。该报告及结论“并没有得到实际的重视和应用”。参见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曹以

雅: 《美国“赤色传染病·2019”大规模流行病推演纪事》，http: / /www. knowfar. org. cn /html / zhanlue /202004 /09 /923.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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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 24，932，148 例，死亡 2，716，580 例。美国的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而且超

过了该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总人数。数据显示，截至同日，美国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上升迅

速，累计死亡人数达到 554，871 人①。以至有人惊呼: “美国新冠死亡人数超二战。”②

2020 年 6 月，即在疫情全球扩散的高峰期，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 António

Guterres) ，将于 2021 年 7 月 6 日退出世界卫生组织③。

这次疫情扩散以及造成的死亡的人数，让许多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亡，这意味着人们不

自觉地意识到它已接近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当地时间 2020年 4月 3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

《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说: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的超现实气氛，让我想起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突出部战役’期间，我作为第 84步兵师一名年轻人的感受。”基辛格说: “现在就像 1944年一样，

有一种早期的危险感，这种危险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人，而是随机的袭击和破坏。”④ 这次新冠肺

炎疫情让基辛格回忆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但基辛格的含蓄表达自然让人们将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与第

三次世界大战联想起来。2020年一年中全球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也接近于前两次世界大战中头一年

死亡的人数。如果将来世界人民找出那些制造并传播新冠病毒的首魁的话，那它无疑就是一场以生

物战形式表现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的打击目标是社会主义苏联，这次是社会主

义中国。前两次世界大战都持久地改变了世界秩序，基辛格说，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

世界秩序”⑤。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西方国家在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表现得很不好，

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再次有了“两个阵营”的鲜明对比，“秩序改变”了。

社会主义国家这边是举全国之力，以救护人民生命为核心价值，运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万众

一心，凝聚资源，调动各方面力量。至 2020年底，基本就控制住了疫情在全国的蔓延。而在西方资本

主义那边，在日益激增的死亡人数面前，政府束手无策，在新冠疫苗远没有指望的情况下，英国竟提

出基于“优胜劣汰”生物学原则的“群体免疫”⑥ 防疫政策。2020 年 3 月 13 日，针对来势汹汹的

新冠肺炎疫情在英国的蔓延，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 ( Patrick Vallance) 表示，如果
60%以上的人感染新冠病毒，就能够建立群体免疫力; 相反，如果采取非常严厉的防控措施，当解

除这些措施时，疫情就会反弹。因此，政府当时能做的、最合理、最恰当的措施，就是要求轻症患

者自我隔离、保持接触距离等，与此同时，也需要有人被感染并产生抗体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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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实时大数据报告》，https: / / voice. baidu. com /act /newpneumonia /newpneumonia /? from = osari_

aladin_ banner#tab4。

《美媒: 美新冠病亡人数已超过美二战阵亡人数》，http: / /www. cankaoxiaoxi. com /world /20201212 /2426969. shtml。

《美国正式通知联合国明年 7月退出世卫组织》，http: / /www. xinhuanet. com /2020 －07 /08 /c_ 1126208931. htm。

《基辛格: 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n1 /2020 /0405 /c1002 － 31662365. html。

《基辛格: 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http: / /world. people. com. cn /n1 /2020 /0405 /c1002 － 31662365. html。

群体免疫即一个群体中大部分人有了某种病毒的抗体后，就产生了群体免疫效应，使得其他没有免疫力的个体因此受

到保护而不被传染。群体免疫理论表明，当群体中有大量个体对某一传染病免疫或易感个体很少时，那些在个体之间传播的传

染病的感染链便会被中断。拥有抵抗力的个体的比例越高，易感个体与受感染个体间接触的可能性便越小。

参见曹永福: 《程序伦理在破解新冠肺炎疫情引发伦理难题中的价值》，《医学与哲学》2020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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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3 月 14 日，229 名来自英国各大学的科学家联名发表公开信，认为政府现行防控策

略将对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造成额外压力，并致“远超必要数量的生命面临危险境地”。公开

信的联署者同时对帕特里克·瓦兰斯“让感染扩散以造成群体免疫”的言论提出批评①。英国伯

明翰大学的威廉·范斯海克 ( William Van Schaik) 教授与利物浦大学的马修·贝利斯 ( Matthew

Bailes) 教授分别指出，在没有可用疫苗的情况下实现群体免疫的过程让人 “非常担忧”———若

以新冠肺炎病亡率的 1%这一较低水平数值估算，即便是英国只有 50%—60%的人 ( 约 3600 万)

被感染也会导致几十万人的死亡。英国伦敦玛丽女王大学的病毒学家约翰·奥克斯福德 ( John

Oxford) 教授坦言，作为一名病毒学家，他对此感到非常不安，他不喜欢这个做法，认为它带有

一些优生学的念头在里面②。

在中世纪，“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③; 在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也转为资本的

“婢女”。在重大灾难面前推行优胜劣汰的生物法则，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私有制下的资本赢利的

需要。瓦兰斯的“群体免疫”对策提出后，英国首相鲍里斯随即宣布，从第一阶段的 “遏制”

进入到第二阶段的“拖延”，其核心策略是: 不严防死守，容忍疫情缓慢进展，期待大部分人在

隐匿性感染后无症状或仅有轻微症状，从而在人群中获得普遍免疫④。在这种消极 “群体免疫”

理论的纵容下，西方多个国家都宣布不收治轻症患者或者无症状患者，让他们自行隔离。结果在

东方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取得节节胜利之际，西方世界却经历着 21 世纪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

灾难。天灾不能阻挡，人祸却在西方愈演愈烈。

国际社会对可能造成这次疫情的人为因素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

2021 年 1 月 14 日，根据 2020 年 7 月商定的工作任务书 ( TOR) ，世卫组织派出国际专家组

抵达武汉，与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并分为流行病学、分子溯源、动物与环境三个小组，共

同开展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专家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表示: 无证据表明 2019 年 12 月前病毒就

在武汉传播。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专家组成员彼得·本·安巴雷克 ( Peter Ben Embarek) 指

出: 从武汉病毒实验室泄露导致病毒传播的假说极不可能。对于这个共识，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

学首席专家曾光表示: “美国必须是新冠溯源工作重点中的重点。”⑤

位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的传染病医学研究所于 2019 年 7 月关门，在时间上与这次新冠肺炎疫

情的全球传播前后紧密相连，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联想和广泛质疑。2020 年 5 月 8 日在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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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10 万人请愿，229 名科学家联名批评，英国 “群体免疫”是不是豪赌?》，https: / /baijiahao. baidu. com /s? id =

1661202481970236564＆wfr = spider＆for = pc。

《“群体免疫”策略: 科学还是赌博》，《世界科学》2020 年第 5 期。

“科学只是教会的恭顺的婢女，不得超越宗教信仰所规定的界限，因此根本就不是科学。”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761 页。

刘栋: 《美公卫专家: 主张“群体免疫”不人道不负责》，https: / /www. thepaper. cn /newsDetail_ forward_ 6532784。

曾光: 《为什么我说“美国必须是新冠溯源工作重点中的重点”》，https: / /www. guancha. cn /zengguang /2021_ 02_ 09_

580841_ s. 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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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记者会 ( 以下简称例行记者会) 上华春莹发问: “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实原因是什

么?”“美方可不可以开放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以及美国国内和分布在世界各地，包括在乌克兰、

哈萨克斯坦等地的生物实验室接受国际独立调查? 可不可以邀请世卫组织或国际专家组赴美调查

新冠肺炎疫情起源及美方应对情况?”6 月 11 日，华春莹再问: “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关闭与

电子烟疾病、大流感和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在 7 月 6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赵立坚说: “美国政府关闭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美方何时邀请世卫组织或国

际专家组赴美国调查疫情的起源?”在 7 月 22 日例行记者会上，汪文斌说: “说到真相，我们倒

是希望美方能够就德特里克堡基地等问题说明真相，给美国人民和国际社会一个交代。”在 10

月 16 日例行记者会上，赵立坚说: “既然蓬佩奥如此 ‘关心’病毒溯源问题，针对国际社会一

直存在关切的德特里克堡生物基地、‘电子烟疾病’等问题，美方是不是可以尽早给个说法，给

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各国人民一个满意的交代?”在 2021 年 1 月 4 日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追

问: “美方高官既然对溯源问题如此重视，考虑到美国媒体之前报道出来的有关德特里克堡生物

基地和美国前年秋季大流感以及新冠肺炎疫情之间的关系，美方为什么迄今不邀请世卫组织派专

家去美国开展实地调查? 美国在海外设立 200 多个生物实验室到底在做什么? 美方为什么不允许

国际记者去进行实地参观和采访?”在 1 月 18 日例行记者会上，华春莹呼吁: “如果美方真的尊

重事实，就请开放德特里克堡基地，并就美海外 200 多个生物实验室等问题公开更多事实，请世

卫组织专家去美国开展溯源调查，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用实际行动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① 4

月 27 日，俄国家杜马 ( 议会下院) 主席沃洛金 ( Vyacheslav Volodin) 当日表示，新冠病毒可能

从一家美国生物实验室泄漏，俄罗斯政府应该提出病毒泄漏的责任问题。他补充说，俄罗斯科学

家能够查明病毒来源是天然的还是人造的。②

追问美国是必要的，研究美国更是必须的，只有了解美国的昨天和今天，有些蹊跷现象连同

基辛格说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的话，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二、高利贷帝国主义是当今美帝国的鲜明特征

上面在讨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可能是人为的因素时，笔者没有提到白宫，而是专提索罗斯。

这是因为今天能够决定美国外交政策方向的不是白宫而是华尔街。美国建国之初，其外交就已经

半是主义，半是生意; 可到今天，美国外交已没有主义，只有生意。白宫制定美国外交政策的前

提是偿还债权人即华尔街财团的借款，因而华尔街财团而非美国白宫的表态往往就是美国外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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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以上信息来源均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https: / /www. fmprc. gov. cn。

单珊: 《俄国家杜马主席: 新冠可能由美国实验室泄漏，美方应赔偿全世界损失》，https: / /n. eastday. com /pnews /

16195775227701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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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变动的风向标①。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美国政府就在 “不自由，毋宁死”的原则下主动削弱政府对社会的监

管权力②，其中包括削弱国家对企业遑论银行的控制和监管权力，因此美国国家一直没有建立起

独立的国家财政③。这使得在美国制定外交政策时就需要资本财团的资金支持，而外交政策实施

能力的大小要以从华尔街债权人那里可以借出钱的多少为前提。因此，在每次重大政策实施前，

美国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借钱。这使得美国政府从独立之日起就失去了独立的财政能力，它的财

政得靠资本财团支持，以致于后来美国日益异化为由一小撮债权财团控制的 “半殖民地”国

家④。如图 1 所示:

图 1 美国政府债务

数据来源: 〔美〕曼昆: 《经济学基础》第 2 版，梁小民译，北京: 三联书店，2003 年，
第 422 页。

由上图我们可以看出，美利坚民族通过独立战争摆脱了英国殖民地地位的同时，又在借贷中

落入了华尔街金融财团⑤的控制: 政府借贷的规模越来越大，这使得美国政府在华尔街的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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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张文木: 《美国政治结构与外交政策》，《国际关系研究》2013 年第 3 期。

“‘小政府’原则是杰斐逊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政府’ ( 又称‘有限的政府’) 意味着取消常备军与大

大缩小官僚机构……因为他认为一个拥有庞大的官僚系统和常备军的机构臃肿的政府，就是一个压迫人民的政府。因此，为了

保障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为了减轻人民的税务负担，就必须取消常备军和精简官僚机构，以便实现一个‘小政府’。这是杰

斐逊终身追求的一个政治目标。”参见刘祚昌: 《杰斐逊全传》 ( 上) ，济南: 齐鲁书社，2005 年，第 788 页。

随着美国联邦储备系统 ( 美联储) 的影响力和权力越来越大，同时，美国国会也一直支持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因此，1951 年，美联储与财政部签署一项协议，美联储的决策不受财政部的影响。至此，美联储成为世界上独立性最强的中央

银行之一。参见王华庆: 《央行·人民币: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石作用》，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年，第 10 页。

参见王华庆: 《央行·人民币: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的基石作用》，北京: 中国金融出版社，2016 年，第 7—10 页。

华尔街金融财团是集中在华尔街的、提供融资货币的资本家垄断集团，它根据预期效益为美国实体经济提供融资，其

中获得最大最有力支持的是赢利最大的军工资本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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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阱中越陷越深且不能自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政府的借贷规模已大大超出了国内生

产总值。美国在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成了世界的主人后，却彻底成了华尔街的债奴。借来的

钱是要还的，大规模的借贷迫使美国白宫外交政策为还钱而不是为民族利益而制定。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美国取得了胜利，但战争中从华尔街借来的债务却不能因胜利而一笔勾销。为此，

必须找个理由再发动美国人民根本不需要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美国第 34 任总统艾森豪威

尔意识到这一变化的危险，他在卸任时 “感到有必要就这些发展的危险性向全国再次发出警

告”，他说:

“庞大的军事编制和巨大的军火工业的这种结合，在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个影

响———经济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个州政府、每个联邦政府机构里都能

感受到。我们承认这种发展是绝对必要。然而我们不可不看到它是牵连广远的。我们的劳

动、资源和生计全都同它有牵连; 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也是如此。

在政府的各种会议上，我们必须防止军事 －工业复合体有意无意地施加不正当的影响。

促成这种大权旁落的有害现象的潜在势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将继续存在。

我们绝不可让这种结合的压力危及我们的自由和民主进程。我们不可掉以轻心。只有保

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体，才能迫使巨大的工业和军事防务机器去紧密配合我们的和平

方法和目标，这样，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荣。”①

艾森豪威尔说这是他“在白宫岁月告终之际所能留给我国人民的一个最有挑战性的咨文”②，

文中尖锐地指出了美国当时已出现的 “大权旁落”即指军工财团支配政府决策的现象。集中于

华尔街③的军工财团———即使在和平时期———需要的并不是面包而是战争，艾森豪威尔回忆道:

“许多集团发现防务经费的不断增加对他们自己甚有好处。向来关心百分之百的安全的各军种，

也很少对拨给它们的款项感到满意，即便那是个慷慨的预算。昂贵的军火的制造商们肯定喜欢他

们所获得的利润，而开支越大，利润就越高。在潜在利润的刺激下，有势力的国会院外集团跳出

来力争愈来愈庞大的军火开支。于是这种特殊利益的蛛网越织越大。”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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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 ( 四) ，樊迪、静海等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7 年，第
479—480 页。

〔美〕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 ( 四 ) ，樊迪、静海等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7 年，第
480 页。

华尔街 ( Wall Street) 原为 1792 年荷兰殖民者为抵御英军侵犯而建筑的一堵土墙，从东河一直筑到哈德逊河，沿墙形

成一条街而得名。后拆除了围墙，但“华尔街”的名字却保留下来并成为美国和世界的金融、证券交易中心，通常把华尔街作

为垄断资本的代名词。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金融资本在国际上的统治地位，华尔街越来越多地失去民族性，因而它已异

化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名词。本文正是从后一种意义使用这一词语的。

〔美〕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 ( 四 ) ，樊迪、静海等译，北京: 东方出版社，2007 年，第
4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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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能拉动军火工业的只能是战争，最好是由美国直接发动的战争。为了巩固其在美

国已形成的反客为主的政治地位，这个华尔街 “军工复合体”从部门利益出发就操纵舆论不

断制造敌人，以此促使美国外交不断强势升级。只要有战争，美国的军工集团就有军火赢

利，由此它在美联储从而在美国就有巩固的地位。巨大的利润———庞大的国内枪支销售利润

只是他们的保底———增加了军工财团的收入，华尔街财团再拿出其中部分通过美联储反哺白

宫财政。

“1940 年至 1945 年二战结束，美国的债务总额从 500 亿美元快速上升至 2600 亿美元，

债务总额占 GDP的比重从 50%上升至历史上最高的 121%。实际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伊

始，美国逐年提高其债务上限额度，从最初的 490 亿美元，上升至 1945 年的 3000 亿美元。

此后，在美国债务上限历史上，就再也没有低于 1000 亿美元的时期了。”①

今天，在美国 “虽然在观念上，政治权力凌驾于金钱势力之上，其实前者却是后者的奴

隶”②。满世界耀武扬威的美国政府在国内已成了华尔街的债奴，其外交活动基本就是为了清偿

债务。由图 1 可知，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天量借贷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基本偿清。

我们看到，正是为了还债，这期间美国外交不得不选择有悖于美国国家利益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

争，直到越南战争结束时，美国政府才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借来的债务基本还清，这是美国尼克

松新政得以推出的前提。

但尼克松要推动新外交还得靠借贷维持，昨天的债权人是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但美利坚民

族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实在打不动了，这样，在 20 世纪 70 年代，尼克松及时将其债权人

从华尔街军工资本集团转为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直至特朗普上台之前，美国政府从对军工资本

集团的依赖转为对金融资本集团的依赖，美元的支撑点从军工转向石油。研究这一时期美国外交

的着眼点主要是华尔街金融集团的利润表现而不再是军工集团的利润表现。里根时期美国对金融

集团的依赖大幅深化。美国财政赤字高居不下，里根政府策划并推动了苏联解体，使美国从中获

得超额“浮财”，这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美国政府的财政危机。1992 年后，美国财政赤字大幅下

降。在 1998 年至 2001 年间，美国财政已有盈余。如图 2 所示:

为了保证美元在世界原油价格的独控地位，2001 年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2003 年又发动

了伊拉克战争。但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的反抗中陷入困境，由此美国政府失去了对中东石

油的专享权力。2008 年美国宣布从伊拉克部分撤军，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债也大幅飙升，财政

赤字更是断崖式直线上升。此间，美国政府对华尔街从以前的相对依赖变为绝对依赖: 财政赤字

的不断积累，导致了美国政府债务不断攀升。截至 2012 年底，美国政府的净债务累计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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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戴金平、张素芹、邓郁凡: 《主权债务危机: 国家信用神话的破产》，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18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44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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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美元发行额与赤字额 ( 1980—2011 年)

数据来源: 国会预算办公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转引自史正富: 《超长增长:
1979—2049 年的中国经济》，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70 页。

13. 11 万亿美元，政府净债务对 GDP的比率达到 83. 77% ;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的总债务累计达

到 16. 78 万亿美元，政府总债务对 GDP的比率达到 107. 18%①。如图 3 所示:

图 3 美国政府债务 ( 1990—2016 年)

数据来源: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 WEO 数据库绘制，参见羌建新: 《国际货币金融
体系变革与中国》，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 年，第 118 页。

由图 3 可见，截至 2016 年，美国政府总债务与 GDP的比重已接近美国历史的最高点即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水平 ( 参考图 1) 。问题是 1945 年美国政府大举借贷是为了打赢正义

的反法西斯战争，而 2016 年的高债务率是为了非正义的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同一形式

·82·
① 羌建新: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变革与中国》，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2015 年，第 1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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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却是完全对立的内容。

至此，美国在短短 300 多年里从欧洲的造反者、北美的创业者最终竟异化为华尔街的债奴，

美国政府从一个独立自主的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的机构异化为为华尔街债权人服务的买办集团，

并于 20 世纪下半叶从军工帝国主义①转变为以金融产品赢利为目的的帝国主义，列宁称这样的

国家为“高利贷帝国主义”②，不同的只是，当时列宁说的是法国，现在轮到美国来扮演这个角

色了，而美利坚民族这一时期也就整体性地———回归到当年犹太人 “夏洛克”的老本行———转

为高利贷民族。自 1980 年即里根之后，历史的发展印证了马克思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结

论: 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精神在美国合二为一了③。

三、美国的蜕变: 从一个向上的正常国家向帝国转变

( 一) 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

黑格尔说: “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 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④ 黑格尔

这里说的“理性”是反映事物本质的规律，是上升的因素。当事物发展进入它的否定阶段后，

它就是反“理性”的和不 “现实”的了⑤。今天的美国已与理性相悖，进入反理性存在，其自

身的否定因素已大于肯定因素，用黑格尔的话说，它已 “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⑥。即使如此，

我们研究美国也不能有片面性，美国今天的腐朽性是从昨天的进步性来的，找不到美国否定因素

的规定性即进步因素就说不准今天美国腐朽和没落的本质。黑格尔还说: “世界上没有一个真正

恶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为恶而恶，即希求纯否定物本身，而总是希求某种肯定的东西，从这种

观点说，就是某种善的东西。”⑦ 黑格尔这句话的深刻性在于我们不能够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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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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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提出“美国军工帝国主义”的概念基于已有的相关专题的研究。毕业于西点军校，参加过越战的美国波士顿大学

国际关系教授安德鲁·巴切维奇 ( Andrew Bacevich) 在《美国新军国主义》一书中明确提出: “我们时代的美国人已经陷入军

国主义的困境了。”另外，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 ( Chalmers Johnson) 的《帝国的悲哀: 军国主义、秘密状态和共和国的终

结》、诺姆·乔姆斯基 ( Avram Noam Chomsky) 的《霸权还是生存: 美国对全统治地位的探求》、卡尔·博格斯 ( Carl Boggs)

主编的《战争主宰者: 美帝国时代军国主义及其后座力》等，都是研究美国军国主义的力作。

“法国帝国主义与英国殖民帝国主义不同，可以叫做高利贷帝国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 27 卷，北京: 人民出版

社，2017 年 ，第 378 页。

“基督教起源于犹太教，又还原为犹太教。基督徒起初是理论化的犹太人，因此，犹太人是实际的基督徒，而实际的

基督徒又成了犹太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450 页。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1 年，第 11 页。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幻想、错误、罪恶以及一切坏东西、一切腐败幻灭的存在，尽管人们都随便把它们叫做现实。

但是，甚至在平常的感觉里，也会觉得一个偶然的存在不配享受现实的美名。因为所谓偶然的存在，只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

的、可能的存在，亦即可有可无的东西。但是当我提到‘现实’时，我希望读者能够注意我用这个名词的意义……”参见
〔德〕黑格尔: 《小逻辑》，贺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44 页。

〔德〕黑格尔: 《小逻辑》，贺麟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0 年，第 44 页。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1 年，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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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事物，这也是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时采取的态度。马克思说: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

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

担者。我的观点是: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① 今天我们对美国的研究也不

能用有色眼镜，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揭示出美国曾经历过的一个 “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

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②。

事实上，早期美利坚民族是向善的，与其他民族———比如早期美国人决心摆脱的不列颠民

族———不同的只是，美国人选择的这种 “善”即不受约束的和放任的自由原则所产生的必然性

使自己比较快地从自由走向被奴役，从进步走向反动。

( 二) 共命运: 犹太教与清教联袂登上新大陆

在此，笔者还是要再提索罗斯，这是因为，索罗斯身上有两个附在今天美帝国身上的重要符

号，这就是高利贷和犹太人。有人说“不了解清教徒的思想，就无法了解美国”③，沿着这个深

刻的见解，同样也会发现: 不了解犹太教，就既不能了解清教，也不能了解美国。

马克思说: “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最古老的资本形式。”④ 世界各民族早期都有过高利贷活

动，但操持高利贷营生时期较长的，大概就是犹太民族，以至在中世纪欧洲，犹太人在许多文学

作品中都被“奸商”化了。莎士比亚笔下的高利贷商犹太人 “夏洛克”就成了奸商和贪婪的同

义词，以至马克思都说: “犹太人的空想的民族是商人的民族，财迷的民族。”⑤

其实，今天浪迹于欧洲和北美的犹太民族原本是一个反高利贷的民族。他们最初生活在中东

的西奈半岛: “住在死海以西的山区南部的称为犹太人部落，住在巴勒斯坦土壤丰美之地的称为

以色列部落。”⑥ 公元前 11 世纪，扫罗建立了统一的以色列 －犹太国家。这个国家位于欧亚非的

交通枢纽上，是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在这条商道上产生了较早的以专营货币为生的商业民族。

那时中东一带放高利贷的还不主要是犹太人，相反，犹太人还是高利贷活动的受害者。公元前

925 年，以色列 －犹太王国分裂。 “此后南方由大卫的后裔继续统治，称犹太; 北方另立王朝，

称以色列。”⑦ 史称“以色列人的经济比较发达，高利贷活动随之增长，被剥夺土地和生产资料

的人也迅速增多。即使在经济比较落后的犹太，到公元前 8 世纪，穷人也已遭受债务盘剥”⑧。

生活在两河流域的古代巴比伦更是承认高利贷为正当业务。颁布于公元前 18 世纪的 《汉谟拉比

·0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12 页。

“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

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

版社，1975 年，第 11 页。

转引自王帅等编: 《驴象之争 200 年》，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 年，第 217 页。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674—675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449 页。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 《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844 页。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 《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845 页。

周一良、吴于廑主编: 《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8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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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典》认为，高利贷是巴比伦人日常商业活动中的一种行为。法典第 89 条规定贷谷的利息高达

本金的 1 /3，贷银则达 1 /5。法典第 96 条更规定债务人如无谷物和银子还债，应以其他不动产

作抵①。

显然，古犹太人并不是天生高利贷者，相反，他们是在前基督教时期一直秉持反对高利

贷的信念。在古代欧洲民族的宗教教义中，犹太教和基督教都认为高利贷是有罪的，在前基

督教时代，犹太人是较早禁止高利贷的民族。高利贷 ( usury ) 来自拉丁词汇 “usura”，意为

对贷款索取利息———任何利息②。根据 《旧约》的记载，上帝通过摩西将禁止借贷的律法给了

以色列人，禁令最早出现在摩西的第二部书 《出埃及记》中，“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

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③。值得注意的是，摩西律法颁布之际，犹太人仍是游

牧民族，没有复杂的贸易体系; “同为上帝的子民，邻人之间 ( 而非商人和顾客之间) 的借贷

不啻为抢劫”④。

犹太人经营高利贷业务是从古罗马消灭犹太国之后才开始的。公元前 64 年，庞培把犹太置

为属国，受叙利亚总督节制。罗马统治给犹太人带来苛重的捐税和各种掠夺，犹太人奉为神圣的

耶路撒冷神庙⑤在罗马统治的十年内遭到两次洗劫，引起犹太人于公元前 53 年、公元 6 年和公

元 66 年的起义，最后一次起义史称 “犹太战争”，对罗马打击最大，这也导致罗马人对犹太人

屠城式灭国，此后犹太人就没有了自己的国家。

失去祖国的犹太人此后就只能与钱相依为命，钱就成了犹太人的“祖国”。1844 年，马克思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说: “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

的犹太人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⑥ 那么，什么是现实的 “犹太人的秘密”呢? 马克思说得很

直接: “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什么呢? 实际需要，自私自利。犹太人的世俗偶像是什么呢? 做生

意。他们的世俗上帝是什么呢? 金钱。”⑦ 但钱最怕的是什么? 最怕没人借，这就使得以货币为

生的犹太人的需要与以实体生产为生的人的需要产生了对立。也就是说，现实世界越是需要货

币，犹太人在他们所在国家的地位就越高。与实体生产者的需要相反，犹太人最需要的是借贷的

环境，这就是破产、疫病、灾荒等，最好就是战争，它们都能创造出对金钱的巨量需求。在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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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良、吴于廑主编: 《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3 年，第 85 页。

王乐兵: 《担保法专论》，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4 页。

《旧约·出埃及记·二十二章》，转引自周一良、吴于廑: 《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年，第 171 页。

王乐兵: 《担保法专论》，北京: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4 页。

上古时代的神庙也担负着银行的某些职能。比如古希腊的帕提侬神庙以及卫城之上的雅典娜神庙，被雅典人视为“他

们的国库”，位于古罗马城市广场的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神庙，这里都是“民众交易包税人公司股份、竞拍政府合同的场所”。

〔美〕威廉·戈兹曼: 《千年金融史: 金融如何塑造文明，从 5000 年前到 21 世纪》，张亚光、熊金武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集

团，2017 年，第 67、7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446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44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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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中，一旦出现革命或战争，君主们就急需金钱，这时他们就会给予犹太人以比较宽容的待

遇。比如，在 12 世纪末，“借贷业已经成为法国犹太人最重要的职业”①。而且，由于犹太人的

借贷业对整个国家经济的重要性，借贷业在各国获得了法律的认可，1190 年法国的特许状承认

了犹太人放贷业的合法性即是一个证明。哈布斯堡王朝的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

里希三世 ( Friedrich III，1415—1493 年) 遇到财政困境，他便 “宣布对犹太人的保护，给他们

发了许多赦免书，从而减轻了因对犹太人采取的特别经济措施而给人民带来的负担”②。在欧洲

其他的国家中，“犹太人也是最重要的放贷者”，犹太放贷者因此成为许多国家中的特殊阶层。

1796 年拿破仑为了获得犹太人对其欧洲政策的财政支持，法国政府在 1808 年 11 月 15 日颁布的

宪法第十条和第十五条就规定:

“1. 全体信仰犹太教的国民，享有其他国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2. 非我国国民但居住在我国国内的犹太人，享有其他外国人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和自由。

3. 废除一切仅加给犹太人的捐税。”③

“这样，在法国、荷兰和德国的一些州，犹太人与其人民之间的社会差别逐渐消失。”④ 但是

在没有战争的时候许多犹太人就放高利贷，马克思说: “由此产生了民众对高利贷的憎恶，这种

憎恶在古代世界达到了极点。”⑤ 对高利贷的憎恶导致欧洲人对犹太人的偏见也由此产生。莎士

比亚写的《威尼斯商人》⑥ 则是这种偏见的文学反映。英国学者丹·哈德卡斯耳在 1843 年出版

的《银行和银行家》一书中写道:

“犹太人，伦巴第人，高利贷者，吸血者，是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我国原始的金融业

者。他们这种人简直可以说是不顾廉耻……后来，伦敦的金匠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整个说

来……我国最早的银行家……是一伙很坏的人，他们是贪得无厌的高利贷者，是铁石心肠的

吸血鬼。”⑦

这种偏见导致欧洲从古代起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发生一波又一波的针对犹太人的有系统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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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欧洲一些人试图用种族灭绝的方式来解决所谓犹太 “奸商”问题①，事实上这反而强化了

犹太人对未来历史特别是对美国历史的影响力。

与其他民族一样，犹太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不幸的是，罗马对犹太的灭国政策让这个

民族失去了祖国，他们不得不将金钱当作自己的 “祖国”并被迫选择了一种与实物生产的民族

不同的价值趋向: 没有祖国就把钱搂得特别紧，就把钱当生命。其他民族有土地、有国家，可以

从事物质生产。犹人没有土地，只能从事被亚里士多德认为的 “最不合乎自然”② 的钱生钱的事

业。在外汇市场中，货币对国家是没有感情的③，就这样，在现实中，没有祖国的犹太民族便与

可以随意游移于多国间的货币有了生死相托般的“依赖”，我们在后面的历史中可以看到，与钱的

命运捆绑在犹太民族的品质中打下了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印记。马克思说: “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

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④，“富裕地主因

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这二者造成了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⑤。

凡事都有两面性: 高利贷既然出现在人类历史中，它就一定有它的积极性即黒格尔说的“合乎

理性”的方面。高利贷在历史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及此相伴的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

历史进程中，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乃至革命的作用。恩格斯说: “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

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⑥，马克思看到这一点，他写道: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

解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的同一形式的

不断再生产上的。”⑦

“但是，这个过程会在多大的程度上像在现代欧洲那样使旧的生产方式废除，并且是否会

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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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值得说明的是，与资产阶级不同，马克思指出了犹太人从中解脱出来的道路就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说: “一种社会

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

就会像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另一方面，假如犹太人承认了自己这个实际本质毫无价值，因

而尽力消除它，那他就会摆脱自己以前发展的范围，直接从事于人类解放，为反对人类自我异化的极端实际表现而奋斗。”参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446 页。

“所谓‘利息’正是‘钱币所生的钱币’。我们可以由此认识到，在致富的各种方法中，钱贷确实是最不合乎自然

的。”参见〔古希腊〕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5 年，第 32 页。

法国谚语: “没有一块土地没有地主” “货币没有主人”。转引自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第 168 页。

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167 页。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672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244 页。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675 页。

马克思: 《资本论》第 3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6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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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世纪至 19 世纪，犹太人及其商业活动在推进欧洲资本主义过程中成了一支 “举足轻重、

令人生畏”的积极力量。黎巴嫩历史学者萨比尔·塔伊迈 ( Sabir Taimai) 在 《犹太通史》一书

中写道:

“自 13 世纪到 19 世纪初，所有商业城市里的犹太人都参与了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发展，

随后又参与了企业管理、开银行和控制资本的各项活动。

由于犹太人散布在欧洲的商业城市里，因此，离商业发展的场地很近。在封建基督社会

里，尽管他们中间很多人都为封建王公们服过务，但却难于从事大规模的渗透和控制活动。

在依赖封建基督教而维系的犹太实体的废墟上开始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活动的阶段到来时，继

承了理财本领———从事经纪人、借贷和投机倒把———的犹太人，看到跃上这一时代的领导地

位的时机已经到来。刚刚进入 19 世纪，犹太人就具有了即便在控制工业资本发展运动时都

不曾具有的意识。到 19 世纪末，他们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令人生畏的力量。

19 世纪给犹太人创造了从事上述活动的许多机会。当欧洲爆发了工业革命，特别是英

国的工业革命不断发展壮大时，在城市居民的各个阶层中，在旧有的封建时期的主宰们中

间，出现了掌握着领导和控制权的新的经济力量。犹太人不愿意放弃领导这一重要的历史潮

流的机会。于是，他们在各个商业城市中心，显示出他们特殊的能力。到 19 世纪初，开始

出现新的聚集的犹太社团，几乎成了这个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先锋和主宰。”①

但是，当欧洲“封建基督教”大本营罗马天主教皇的权力在新教 ( 对应地也可称 “资本主

义基督教”) 改革中被削弱、资本主义登上历史舞台后，资产阶级的商业本性已不再局限于犹太

族群; 换言之，犹太人的商业本性已扩展为早期资产阶级的普遍品性。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是资本

自由的尺度。新教中的清教徒坚持绝对自由———这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是 “合乎理性”，而新教

的另一部分即欧洲皇室则要求相对自由，即资本必须受国家节制。最终一部分激进的资产阶级以

宗教 ( 清教) 的名义与欧洲曾和封建贵族妥协的资产阶级 ( 比如英国女皇、拿破仑皇帝等，他

们是贵族化的资产阶级) 决裂并在信仰理念上向犹太教的经典 《旧约》“归皈”。

对欧洲这场发生在新教内部的冲突不能简单地用 “旧的封建势力”或 “新生的资本主义力

量”来评价。欧洲大陆国家驱赶清教的政策是汲取欧洲近千年的政教二元冲突无谓消耗人物资

源的教训，在打败天主教后他们不能允许将来资本强大后再与国家冲突———这显然是合理的选择。

从清教徒方面看，他们代表新兴资产阶级，他们刚刚登上历史舞台，在他们蕴藏的巨大的生产力能

量尚未释放之前，他们也是不能接受欧洲国家尤其是皇室国家的控制的———这也是合理的选择。

清教徒坚决反对世俗国家控制资本的信念与长期没有了祖国的犹太人一拍即合。双方的合作

首先是理念的接近。清教徒在 《新约》中找不到有利于自己的解释，便从犹太教经典 《旧约》

·43·
① 〔黎巴嫩〕萨比尔·塔伊迈: 《犹太通史》，张文建、王复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2 年，第 123—1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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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寻找思想资源。比如清教徒主张的“上帝选民”的思想就是从犹太教中衍生而来①，而这个打

破等级制的思想却为刚刚从封建社会脱胎而来的欧洲资产阶级皇室，尤其是英国皇室所不容。双

方矛盾激化的结果就是英国皇室大规模驱赶清教徒以及被驱赶的清教徒与犹太教徒———为抵抗欧

洲皇室———完成了历史性的大结盟，这种结盟是建立在理念融合之上的，因而可以说是天作之

合。二者融合的结果就是美利坚精神和美利坚合众国在北美大陆的诞生。

关于此方面的研究，美国 “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拉塞尔·柯克 ( Russell Kirk)

有较大的贡献。作者“上下纵横三千多年，将美国秩序的根基牢牢锚定在 《旧约》中的先知时

代”②。柯克在 1974 年出版的《美国秩序的根基》一书中单列《旧约与新美国》一节，他写道:

“正如希伯来人所了解的，有种超越时间的道德秩序。西奈山秩序通过其基督教和犹太

教的形式依然在给美国注入活力。

在殖民地时代的美国，任何接受过基础教育的人都熟知一本书: 《圣经》。旧约和新约

同样重要，因为美国殖民地在建立时恰逢对希伯来文化的学术研究重新火热起来，而且早期

美国基督教信仰的加尔文主义特征强调以色列的遗产。

马吉安派 ( Marcionism) ③ 是基督徒试图从犹太人教义中排除出去的异端，在早期的美

国没有追随者。在美国革命前，只有少数犹太人在殖民地定居，而且直到 19 世纪最后几十

年人数才增多。不过，以色列的遗产在美国的影响力大于在欧洲的影响力。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们不仅以十诫和 《利未记》与《申命记》来建构他们共同体的秩序，

而且一直将他们自己比作以色列和犹大的百姓。清教徒们认为自己在上帝的指引下正再次经

历希伯来人的磨难和成就。

尼尔·里摩尔 ( Neal Riemer) 评论道，‘因为旧约的核心主题便是从奴役和压迫中得自

由’，以色列和犹大的遗产滋养了美国的自由。

不过，虽然如此，如果不诉诸于律法和先知，美国的政治理论和体制以及美国的道德秩

序便不可能获得很好的理解、维系或更新。‘我们信仰上帝’这一美国信念重新确认了与诺

亚、亚伯拉罕、摩西以及预言中最后日子里的以色列之子们所立的圣约。地上的耶路撒冷从

来都不是座雄伟的城市: 今天，生活在纽约市的犹太人远远多于在所罗门最光辉灿烂的日子

里生活于巴勒斯坦所有地区的居民。不过，比起清教徒们创建的波士顿、荷兰人创建的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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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犹太人相信他们是上帝选民。根据《圣经》的说法，上帝与犹太人之间这种特殊关系的传说源自亚伯拉罕。上帝要求

亚伯拉罕和他的家人离开美索不达米亚的家乡，来到迦南。为了回报亚伯拉罕的忠诚和顺从，上帝承诺他将成为一个伟大民族

的祖先，而且他的子孙将继承迦南的土地。上帝与亚伯拉罕之间的约定就是著名的“圣约”。参见〔英〕西蒙·亚当斯、威

尔·福勒等: 《世界历史百科》，陈日华译，哈尔滨: 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年，第 156 页。

〔美〕拉塞尔·柯克: 《美国秩序的根基》，张大军译，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年，第 1 页。

约在公元 2 世纪中叶，从土耳其移居罗马的马吉安认为基督徒认可的只能是新约，旧约没有权威性，应剔出正典。他

反对福音中有犹太信仰。犹太人的雅威不是上帝，只是工匠神，犹太神只会使人类蒙受苦难，直到基督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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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因杰斐逊主义者和汉密尔顿主义者在政治上的妥协而诞生的华盛顿，永恒的耶路撒冷这座

灵性之城对美国秩序的影响更大。当地上之城灰飞烟灭时，信心和盼望却会永存: 这实际上

是以色列在上帝主权之下的经历的主要教训。”①

犹太人对金钱的归属感是由于没有祖国。马克思在 《共产党宣言》中说 “工人没有祖

国”②，是由于资本尤其是高利贷资本没有祖国③。 “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

量”④。确切地说，比较高利贷资本而言，工业资本对祖国还是有些归属感的，因为工业资本不

能自己生产和消费自己，它需要通过社会消费它生产的商品才能增殖。而生产商品就需要工业矿

产和劳动力，这些都是以国家和民族的存在为前提的。在工业资本 ( 马克思有时称 “产业资

本”) 和高利贷资本之间，只有高利贷资本对祖国的依存感最低。美国独立战争时帕特里克·亨

利 ( Patrick Henry) 那篇《不自由，勿宁死》⑤ 的著名讲演之所以当时那么鼓舞人心，就是他道

出了来到北美的“上帝选民”视资本高于国家的心声———而这正是与他们原来的祖国英国的价

值观相对立的地方，当时的英国已接受黎塞留 ( Armand Richelieu) ⑥ 式的国家至上的理念，将

宗教乃至资本都归属于国家利益。与中国经历了 200 多年战国时代折磨后人民选择了秦王嬴政的

道理一样，欧洲选择黎塞留的国家至上的理念———与之相应的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是在欧洲

经历数百年并最终解决了政教二元冲突后血写的经验。

当年其信念与犹太教义非常接近的清教徒 ( 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选民”则是工业资本)

与犹太教徒 ( 这部分人心中的“上帝的选民”则是金融乃至高利贷资本) 天然结盟后来到北美

大陆，他们在倒掉英国国教这盆 “洗澡水”时，因用力过猛把洗澡盆里的 “孩子” ( 指国家观

念———笔者注) 也倒了出去，以致于当美国在工业资本与金融资本联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

败欧洲霸权后，便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尼克松执政时期出现分裂，石油美元取代军工美元，至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时期，金融资本大规模扩张且反客为主，民生工业资本 ( 与军工资本相

对———笔者注) 受到重创，进入 21 世纪后，美国整体性地转变为高利贷帝国主义。(待续)

( 张文木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航空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宋丽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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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拉塞尔·柯克: 《美国秩序的根基》，张大军译，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 年，第 46、47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19 页。

“资本是不知道爱国的。”参见〔美〕拉铁摩尔: 《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唐晓峰译，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131 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415 页。

〔美〕 J. 艾捷尔: 《美国赖以立国的文本》，赵一凡、郭国良译，海口: 海南出版社，2000 年，第 14—17 页。

黎塞留 ( 1585—1642 年) ，法国政治家、外交家，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天主教的枢机，在法国政务决策中具有主导

性的影响力，对内恢复和强化专制王权，对外谋求法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为路易十四时代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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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mo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 Shenming ( 4)……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its carders are the key to realizing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o upholding and developing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great practice of the Party in the past 100 years has

proved that the Party must have a strong and correct central collective leadership in practice; the whole Party must

resolutely safeguard the authority of this leadership; and on this basis，the Party must alway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raining 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of reliable successors for the revolutionary cause of the proletariat． Mao Zedong and

Deng Xiaoping made streneous and in-depth explorations in this regard，and achieved significant results and valuable

experience． We must learn a lesson from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guard our country against hostile forces'

“peaceful evolution”，ensure that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 will never degenerate，and complete the Party's great historical

mission．

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

American Imperialism Is Terminal Stage of Capitalism ( Part 1) : Impact of Global Spread of COVID －19 Epidemic

o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Pattern Zhang Wenmu ( 19)…………………………………………………………………

The birth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a result of the fusion of Puritan idea and Jewish obsession; the former

firmly opposed secular states' control of capital and the latter，after losing their homeland，regarded money as the

“motherland”; they both put the freedom and interests of capital above that of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 Thus，the United

States has not established an independent national finance since its founding． And its finance has switched from initially

relying on the Wall Street military-industrial capital group to relying on the Wall Street financial capital group． This 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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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 the inversion and alien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capital，which is manifested in the

replacement of military dollar by petrodollar，and the large-scale expansion of financial capital and its dominance of U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 After entering the 21st century，the debt of the US government has been rising so much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lienated into a“semi-colonial”country controlled by a small group of creditor

consortium，and the country has become one of usury imperialism as a whole．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has become an“American Empire”under the rule of international monopoly capital，which represents the transition

of capitalism from its“highest stage”to the declining stage．

New Strategic Orientation and China's Strategy in Sino-US Relations Wang Wen ( 37)……………………………

Relations with China during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b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plomatic tasks of the US

government． The US government's strategic orientation towards China is no longer vague and swaying． Instead，it explicitly

identifies China as its“number one competitor”． For that reason，China needs to maintain strategic self-confidence and

should not turn pale at the idea of competition． After more tha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China has shown an all-

round rise in the fields of economy，trade，finance，and culture． It could achieve this largely because it has faced up to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embrac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and re-understand the world under competition． In order to

deal with the external pressures，China should maintain its strategic confidence，and well handle its domestic affairs under

the new competition between major powers centering on who could act as role model for other countries，achieve better

cooperation，bring about greater benefit for the world，and provide a vision that leads to higher level of civilization．

The Sino-US Game: Its Differences from the US-Soviet Union Cold War and an Analysis of Its Future

Development Wang Xiaoquan ( 43)………………………………………………………………………………………

In recent years，the United States has attempted to launch a“new cold war”against China，and suppressed China in

political，economic and other fields so as to achieve its goal of dominating the world． However，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Sino-US game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US-Soviet Union cold war: the cold war broke out soon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while Sino-US game takes place in a peaceful period long after the world war; the world during the cold war was in a

bipolar pattern，while it is developing towards multipolarization now; the cold war broke out during the third industrial

revolution，while the Sino-US game happens during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the face of the US hegemony，

China，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diplomatic thought，adheres to the right path instead of repeating the mistakes of

the US-Soviet Union struggle for hegemony． Upholding the objective of maintaining world peace and promoting com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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